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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语言诗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兴于美国的一种诗歌形式，其诗作具有独特而丰富的

陌生化诗学特征。在《查尔斯 • 伯恩斯坦诗选》这部汉译语言诗诗集中，译者以陌生化诗

学为指针，从修辞、意象和语汇等多个角度把中国诗学与伯恩斯坦的诗学巧妙对接，形成

了新颖独到的陌生化翻译诗学特色，使伯恩斯坦的语言诗尽显其异国风情，并在中国文化

语境中熠熠生辉，获得了理想的美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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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华中师范大学聂珍钊、罗良功两位教授领衔编译的《查尔斯 • 伯恩斯坦诗选》于

2011 年初秋面世，是伯恩斯坦在中国出版的第一部个人诗作专集。聂珍钊先生从伯恩斯坦

的十三本诗集中采撷精选，将四十余首诗歌收录其中，较为全面地反映了伯恩斯坦诗歌的

特色。伯恩斯坦“富于想象力的诗人气质”、“谨严的哲人思辨”与“深刻透彻的阐释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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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能力”，都在其诗品中得以展现（聂珍钊 罗良功 2）①，而译者与伯恩斯坦之间“愉

快的对话”与“同气相求”，也在翻译的过程中彰显无遗（3），特别是译作中所体现的

陌生化倾向与原作更是一脉相承，遥相呼应。

一、伯恩斯坦“语言诗”的陌生化特征

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语言诗”派在穿越中国之前已经历了二十年的发展，它汇集了

一批致力于诗歌创新的美国诗人和作家的多重创作元素，形成了一场大规模的诗歌运动。

伯恩斯坦语言诗的主题与文学手法都有明显的陌生化倾向。

语言诗主题涵盖面极广。与传统诗歌侧重传达个人意愿、情感指涉向内的特点不同，

语言诗往往将各类主题并置或进行糅合，诗歌内容或与标题基本吻合（如“有湖就有屋”），

或在某一点上与标题勾连（如“岛屿 / 捣鼓 ”），或突破标题框定的意义范围（如“中国

全是茶”），因此往往给人出其不意的新奇感，这种新奇感也就是西方形式主义理论家所

倡导的“陌生化”诗学的源头。正如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中引用欧里庇得斯剧中对白“变

化是最愉快的事情”（53），并表示我们的语言应该带上“异乡情调”，因为能够“让人愉快”

（150），这种充满变化的“异乡情调”在创作上表现为一种独辟蹊径的创意。伯恩斯坦

随意而又有意地选取看似不相关的主题，伴随着诗歌本身的自然推进从一个主题切换至另

一主题，如他的“普通人情感”，以 T·H·阿多诺的格言“真理是现存社会的对立面”

作为引导本诗风向的导语，旋即以操纵机器的步骤和指令启动诗篇，回忆华尔街的股票交

易场景，再接家长里短、情爱关系的谈论，等等，其主题的搭联变换多端，充满着不确定性，

似乎让读者在不断的猜想和思考中经历着身为“普通人”所接收的频频更换的现代社会生

活和人际交往片段。这样的陌生化处理使读者直接触摸到诗歌的脉动：现代人的情感被碎

片化的经历所支配，停留在每一段情感的时间短暂、瞬时即逝，并且处境被动，难以自控，

这样的情感表现已然成为现代人群的普遍特征。

伯恩斯坦诗歌的文学手法具有明显的陌生化体征。与什克洛夫斯基所秉持的 “艺术

是为了表达事物如何被感知，而非事物是怎样”（Shklovsky 9）的艺术创作精神相呼应，

伯恩斯坦不讲求既定规则，也没有强加的意义，以其强烈而自觉的语言意识创造出自足的

语言世界；他的诗歌中有丰富的语义和语境断裂气息，结构也总以不对称、不和谐的形式

出现，在视觉上给人猝不及防的冲击；碎片化、瞬间中断的语片时常在语境空间中结成“奇

异的联盟”，原本孤立的语言符号联袂出现，产生语言世界的新生意象群，给人一种不可

言说而若有所获的美感；诗行还含有独特的内在节奏与韵律。伯恩斯坦认为诗歌应当可以

“近听”，其听觉效果是诗歌表现力的一部分，听觉效果不是“书写与文字的自然延伸，

而是诗学作品复杂体中的另一层”空间（聂珍钊 191）。也就是说，伯恩斯坦的诗歌在“可

视性”与“可听性”的双重通道中运行，形式主义的陌生化表征清晰可鉴。在“光阴模片”、“革

命诗”等作品之中，这些特征清晰可见。他曾做“什么使诗歌成为诗？”的 30秒演讲，以“不

是……”作为每行诗的句式，将诗歌的形式、结构、位置等元素与外部世界中的天空、爱、

诞生等元素交错编织在一起，每行诗字数相当，间或出现句长不同的诗行打破单一的规律，

并且特地避免每行结尾便押韵，全诗诵读完毕时，刚刚 30 秒（聂珍钊 191）。从主题设定、

材料选取、韵律安排、节奏设定以及整首诗的表演设计来欣赏，都可体会到伯恩斯坦是在

以明晰的创作意图作为指引，进行着诗学的实践。

面对如此富于陌生化特质的诗品，《查尔斯•伯恩斯坦诗选》的译者所进行的翻译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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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是在“翻译诗学观念”指导下进行的“诗学尝试”，是在认同原作诗学观的基础上创造

性地培植出的别具一格的陌生化翻译诗学。

二、伯恩斯坦诗歌的陌生化翻译效果

伯恩斯坦的语言诗是在明确的、自觉的创作理念指引下的诗歌实验，其语言本身就是

内容的一部分，产生着语词、句式、篇章构形的意义，并在诗中“站立”起来，坦然与阅

者“对视”。语言诗是伯恩斯坦诗学创作过程的“物化”（罗良功 200），因此，只有把

握了其诗学观，才能观察到文本的生成过程，体会到文本的深层意义。译者“翻译诗学观念”，

与原作者的诗学观念对接，才有可能选取最为恰切的诗学表达，体现原诗的内涵。

《查尔斯 • 伯恩斯坦诗选》所呈现的诗学，正是具有陌生化倾向的、与原始文本陌生

化特色相呼应的诗学观念。张子清曾将语言诗的艺术手法总结为十一种，如系列句式（各

单句清晰但彼此间没有主题或时序结构上的关联）、内爆句法（词序杂乱，采用多种手段

颠倒传统句法，以自由联想等手段使句首与句末意义发生偏离）、视觉法等（张子清 827-
832）。“凝结”在语言诗中的陌生化诗学观，应当怎样通过翻译的“折射”作用，为读

者提供赏鉴其外在与内在形式、情感、美学价值的机会呢？译者们在“复现原诗文本形式

所体现的‘诗学观念’”（聂珍钊  罗良功 212）的指导下，创作了一批妙趣横生、颇具“生”

气的诗歌译文，这正应验了美国当代翻译理论家根孜勒的话：“ 译文应当保留原文本的陌

生化表现手法，如果原文本中的表现手法可以在第二语言中得以置换，译者就应创造新颖

的手法去置换”（Gentzler 82）。这些新的表现手法使原有的诗歌意义生成机制得以保留，

并使原诗歌的形式意义得以复现。

首先从修辞手法上来观察。中英文诗歌在各自的发展演化中形成了以语言为规约的、

有个性色彩的修辞技法。以伯恩斯坦的 “every lake has a house” 为例， 原诗首句“每一个

湖都有一栋房子”, 颇似“限量湖景房”一般的广告语。这首诗的片段如下：

every lake has a house                         有湖就有屋 
& every house has a stove                   有屋就有炉 
& every stove has a pot                       有炉就有壶

…                                                         ……

& every roof has a house                     有顶才是屋 
& every house has a lake                     有屋就有湖     (184-185)

                        

这首诗各个单句并列，无明晰的主题作为关联，每一句的宾语都是第二句的主语。但如果

根据顶真的要求，原诗不能归入严格采用顶真技法的诗歌。诗歌如童谣一般，一句句往下

延伸，但又不遵循严谨的思维逻辑，似乎越推展越荒诞。从中文诗歌的角度来欣赏，这首

诗颇有回文诗的意味，但又与回文诗的特征有出入。在诗集中本诗被改译为“有湖就有屋”，

与诗歌的首句相同，使读者从第一眼望见标题时便进入情境。原诗每行仅有五个单词，以

首二句为例，若译成“每一个湖都有一栋房子 / 每一栋房子都有一门炉子”，不仅字数大

大增加，而且无论内容还是表述方式都过于平常，撩不起读者的任何兴致。在诗歌没有提

供任何暗示的情况下，译者则需要转变策略，从成诗背景来把握整首诗。

伯恩斯坦是在 2001 年访问斯堪的纳维亚时写下此诗的。当时，伯恩斯坦在挪威的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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畔小镇游览，当地人告诉他在这里每个人都有一所湖上小屋。顿时，他联想到维特根斯坦

关于“湖”的设想与维的小屋（Perloff 35）。可见，伯恩斯坦无意写一首述景抒情的湖畔诗，

更不会停留在过于简单的生活场景上，他唤醒的关于维特根斯坦的记忆注定这首诗要与“哲

理”发生关系的。

译文“有湖就有屋”每句都采用“有A就有B”的句式，简洁之至，却平添理趣。这一句式，

似与中文语境中的童谣“从前有座山……”、从通俗演化为经典的电影歌曲《酒干倘卖无》

“没有天哪有地”以及更多诗作相仿，但又不完全相同，熟悉亲切中带有陌生和新鲜，恰

如其分地与伯恩斯坦创作一首这样句式单纯的诗歌的理念相呼应。“有 A 就有 B”的句式

作为基础，顶真的修辞手法便自然而然地呈现出来。这一手法往往偶得于诗歌创作时，但

在英诗翻译中却不多见，并且要在体会原诗意趣，将其深层内涵挖掘出来之后，创发性地

用顶真手法来翻译则更为罕见。“有湖就有屋”的顶真译法使每一行诗都发生偏转，转向

一个完全不可知、待知晓却又觉得荒诞的方向，这样层层下转，好似朝着一座旋梯高处望

去，就在可望而不可及之时，诗行突然溯回到始发之处，以“有屋就有湖”做了一个淡淡

的收尾。这种“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诗学效果正是精妙的顶真译法带来

的另一重陌生之境，借着原诗内容的发展，又从顶真过渡至回文。维特根斯坦的木屋，是

他心灵的寄托，这样他才终于“回家”了。译者也在此冲破了原诗的屏障，将诗意的河流

引到了入海之处。若说“诗歌是诗人的文化观、社会观、道德观、美学观等主观精神与其

诗学观发生光合作用的产物”（罗良功 202），那么诗歌的译文则是译者让自己与诗人的

主观精神和诗学观溶合的硕果。用本雅明的话来说，“真正的译作是透明的，它不掩盖原作，

不阻挡原作的光芒，而是让纯语言通过自身的媒介得到增强，更加充分地让原作闪闪发亮”

（Benjamin 79-80）。

在译本中，还有更多的陌生化的修辞手法将诗歌的诗学美感烘托出来。比如，“小孤

儿拼字图”、“逃命的绝望”、“宣战后”等。试看小诗 “Let’s Just Say”（“比如说吧”）：

原诗：

Let’s just say that each door leads to another door
Let’s just say that we think before we see it or better we see it as we think it

    译诗：

比如说吧每一扇门都通向另一扇门

    比如说吧眼未见心已思或者更妙的是心一动眼就见         (174)
  

原诗采用的是内韵，双称中间韵，韵脚为 /i/，押韵的词有“think/see/it”，读起来音韵连贯，

颇有趣味。译者在吃透原诗的基础上，以“think”（思）和“see”（见）的发出者“心”

与“眼”译出，这番增译自然而然，还令“眼”与“见”压 /ian/ 韵，“心”与“思”压 /i/
韵，原诗的一个韵脚变为两个韵脚，使译文富有灵动感，来回穿梭，读起来只觉妙不可言。

此外，还有很多在用韵上体现陌生化效果的译例。比如，以内韵和尾韵译出的“我

的罐是我的冠 /& 我的冠是我的罐 / 咖啡烫得冒泡 / 它毁了我的高帽……(My cup is my 
cap/& my cap is my cup/When the coffee is hot/It ruins my hat…)，原诗的第一、二行和第三、

四行各自押韵（cap/cup/hot/hat），而第一行与第二行内部也押韵（cup/cap），译诗不仅塑

造了新的韵脚（罐 / 冠；泡 / 帽），而且使第一、二行中担负内韵和尾韵韵脚的字音都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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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一致（罐 /冠），实为妙笔。

译本坚持翻译诗学理念，也反映在对意象的陌生化处理上。文学中的意象可分为情感

意象、氛围意象以及语言意象等，诗歌是偏重情感意象与语言意象的文学形式。在伯恩斯

坦的诗作中，诗句往往支离破碎，所指意义不明确，但时常会有新奇的意象出现而产生一

种独特陌生的诗意美。这些诗句的意义或许并不清晰可辨，但却能给人一种“异质美”。

伯恩斯坦诗作中的意象又可分为两类意象：语言类意象与诗行排版引发的意象（即非语言

类意象）。这些意象是如何在翻译中得到合宜的诠释的呢？试看“Likeness”一诗的首四行：

the heart is like the heart                   那心就像那心

the head is like the head                    那头就像那头

the motion is like the motion            那手势就像那手势

the lips are like the lips                     那唇就像那唇         (176)
                             

定冠词“the”一词，通常不引人注意，译成中文时也一般将其省略，如“The rabbit is an 
animal”译成“兔子是动物”即可。然而，如果将此诗中的“the” 省略，将得到这样的译文：

“心就像心 / 头就像头 / ……”，令人不禁发问，诗在哪里？细察原诗，会发现“the”的

出现频率是所有词语中最高的，一首好诗常因 “一字千金”而被人称赞，伯恩斯坦频繁

地让“the”“出场”，不仅有陌生化的意味，还担负着更多的使命。译者使用一个“那”

字，不仅语法功能与 the 相称，而且顷刻间就将意象的画卷启封，引人思绪翩翩。“那”

指涉一个距说话人较远的定点，但究竟是哪一个定点，则不作规定，因此，“那”含有多

种可能性。“那心就像那心”，可理解成诗人将当下感受到的“心”与记忆中感受到的“心”

相比拟，或是恰恰调转过来。因此，原诗中的“the”不仅具有语法功能，还是其诗文学性

的构成要素，而“翻译时往往需要为具有文学性的能指专门建构能让其发挥能指潜式的语

境参数”（王东风 11）。在译诗中，“那”不断重复出现，成为一种象征义的化身，于是，

其后的各种意象也都随之鲜活起来，不再是简单罗列的事物，“那头就像那头”，比之“头

就像头”，带给我们更多的猜想和遐思。伯恩斯坦的诗经过这般陌生化转换，意蕴深远，

极富含蓄的美感。

译者对意象的把握，还体现在处理非语言类意象即诗行排版所引发的意象上。语言诗

人提出形式即内容的观点，认为诗的内容包含在词语、声音、节奏、押韵、意象、色彩，

乃至页面的版式中，这就是伯恩斯坦所说的“整体意义复合体”（total meaning complex）
（Bernstein 11），因此诗行的排列如果出现了陌生化的倾向，译者也需要注意到诗人的匠心，

将其陌生化意味体现出来。如“The Lives of the Toll Takers”：     
       

…                     ……

               overpower                                                  压倒

by                                                                被
               its                                                                       它

idealism                                                       戴着现实主义

           masked as                                                           面具的

                      realism.                                                                    理想主义。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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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原本是一句诗，在诗人的安排下，其后半段发生了“断层”，语片发生位移，逐层下降，

产生出一种节奏和动感，在诗歌页面上形成了一种“曲线空间”或是一种“多维度的空间”（聂

珍钊 193）。伯恩斯坦的这种空间处理方法，是为了“最大化词语与词语、短语与短语之

间的对立与张力，从而加强语言内在的魅力，……由此而创造意义”（聂珍钊 194）。诗

人或许希望借此凸显其对“戴着现实主义面具的理想主义”的否定，因此，在诗人独特的

诗学观的引导下，译者也模仿诗人的排版方式，再度呈现了断裂、逐层下降、多维的空间感，

不过，译者并非机械地将意群逐个译出，而是对诗进行了调整，将“masked as”的部分进

行了拆分，并根据中文表达的习惯，将前者与“现实主义”组合在一起，这使带有陌生感

的诗行结构得到保留，同时诗意通达明晰，情感尽显。由此可见，译者为陌生化处理“非”

语言类意象提供了一个范本：在尽量整理原诗意义的基础上，以句段或更大的语言单位为

理解对象，进行语言重排，既要尊重非语言类意象的“约束”，也得在合适的时候放松，

才能令“陌生的”意象真正被读者领悟。

在语言的基础层面，如词汇层面，译本也使用了极其丰富的陌生化手法。勒菲弗尔认为，

“从技术的层面上看，诗学措辞是可以得到完美翻译的”（Lefevere 49）。曾经译过德里

达作品的刘易斯也深有感触地说，真正挑战译者能力的翻译是对原文反常之处的忠实，据

此他提出了“反常的忠实”（abusive fidelity）的观点（转引自王东风 10）。译者在“The 
Lives of the Toll Takers”诗中有这样一段就体现了词汇翻译上的“反常的忠实”：

   She can slip and she can slide, she’s every       她能溜走她能滑来，她是

     parent’s j                                                              每个父母的 乐

                oy & j                                                                              趣 & 竹

        i                                                                                    夭
                 b                                                                                                   米
        e                                                                                   斗                (78)
                                                

词汇层面的“断裂”，可归入张子清总结的“内爆句法”；被拆分的字母呈曲线式排列，

左摇右摆，也具有“视觉法”的特征。从内容来探究，这句诗所描绘的是小女孩天真可爱，

喜欢跑过来追过去的生动画面，她是父母的“joy & jibe” [ 欢乐与笑料（开心果）]。之所

以将字母分隔为曲线，很有可能是为了突出 “slip” ( 突然一滑）与“slide” ( 滑动）的景象，

让诗歌的内容可以在形式当中更充分地显现。这样的陌生化笔法，常能激发译者迎接挑战

的“战斗”热情，正如约翰 • 济慈所言，“诗歌应该以出色的超越使人感到惊奇”（济慈

71），原诗中的“过分”似乎越过了平常的界限，将词汇和思想铸成了新的组合，那么，

译者也不妨带着“越界”的意识，把自己与读者带进令人兴奋而愉悦的联想之境。

读过这首诗的译文，几乎所有的读者都在此嗅到了“艰难”的气息，若说“乐趣”二

字分在两行中出现还可以理解，“竹 夭 米 斗”为何物，就超出理解的边界了。聂珍钊

先生认为，“诗歌是阐释也是错觉……是纯粹的终结，是想象的开始”（聂珍钊 罗良功 3），
译者在弃绝纯粹固定的字面组合的基础上，是否也在任由想象力无限扩张呢？ “竹”与“夭”

上下排列，正可组成一个“笑”字，而“米”与“斗”水平排列，正合成一个“料”，“笑

料”恰是对“jibe”的诠释，是对作为“开心果”的孩童的善意的编排。孩童的玩乐与天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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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译者的“富有孩童般的想象力”相映成趣，让咀嚼出陌生之意的读者不禁会心一笑！在

这种陌生化翻译诗学的境界中进行翻译，译者定是收获了“艺术的创造力所赋予”的乐趣的。

译者还将陌生化翻译产生的幽默效果引入了对单词的理解中，如下例：

原诗：

Let’s just say that sleep is the darker side of dreams
Let’s just say that sometimes a rose is just a read flower
译诗：

比如说吧睡眠是梦境的更阴暗的一面

比如说吧有时候玫瑰只是一朵有内涵的花               (174)
                      

“A read flower”当中的“read”作为花朵的修饰词，是不常见的，这个词原本是用来修饰人的，

意思是“富有从书本获得的知识”，译者若将其翻译为“爱阅读的、博览群书的”等等，

若直接取其中一义与“玫瑰”相配，则仅仅解出了字面义，因为“有知识的玫瑰”或者“博

览群书的玫瑰”实在让人费解，既不能体现出原诗含蓄的意义，也少了陌生化的况味。“玫

瑰”与“人”其实不无缘分，在英美国家，玫瑰一直饱蘸着历史人文气息，与人类一同“历

经”漫长的文化史。因此，玫瑰虽然不像人一般“饱读诗书”，但在文化中浸淫的时间并

不短。所以，诗人从经典化的“the red rose”（红玫瑰）滑到谐音的“the read flower”，

若不是有特别的意义，则是有特别的意趣，其含蓄的陌生化效果是与美学功能相关的。译

者将其译为“一朵有内涵的花”，可谓幽默别致，“内涵”二字，既表示“有知识积累”，

又暗合了其厚重的文化含义，并且赋予其为人所独有的修养，三重含义为一词尽得，实在

是陌生而有雅趣，十分符合语言诗“通俗”与“高雅”兼得的双重属性。

本诗集的译者精心钻研而成的伯恩斯坦诗歌译本，使陌生化翻译诗学理念得到了充分

的展现和创造性的升华。他们的努力，使译本产生了布莱希特所说的戏剧性的“间离”效果，

给中国读者带来了新鲜的审美体验。诚然，陌生化的“间离”效果毫无疑问会给异域读者

的审美活动带来难度，延长其审美和甄别艺术形式的时间，但也正是这种具有挑战性的审

美过程，通过制作令人惊愕的新奇感而剥去了人和事物理所当然的东西，带给了读者发自

内心的审美快感和满足（杨柳 30），进而使新的文学艺术作品加入到异域文学的大系统中，

完成了对原著者、译语读者和艺术的三重责任。

伯恩斯坦的诗歌原本就具有相当的“反叛性”与“革新性”，而翻译其作品本身就是

一个“解惑”、“反叛”和革新的过程，而对这一陌生的诗学的陌生化翻译的尝试所带来

的美学效果和浪漫新鲜的感受确实是令人激动和震惊的！

                        

注解【Notes】

①本文所有相关引文均出自聂珍钊 罗良功编译：《查尔斯·伯恩斯坦诗选》（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年）。以下标出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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